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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湾是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离龙潭小学很

近，只有两里多路，小时候我们都在龙潭小学读书。

龙潭小学旁边有条龙潭河，四五十年前的龙潭

河，不但河水清澈见底，而且鱼呀虾呀龟呀鳖呀螃

蟹呀特别多。

我们村有十几个年龄差不多一样大的小男孩，

因为平时父母都很忙，要没日没夜地挣工分，根本

无暇管我们，所以我们五六岁时就天不怕地不怕地

开始学习游泳，而且后来个个都成了游泳高手。每

到夏天放暑假时，我们都喜欢到龙潭河里洗澡，更

喜欢到河里摸鱼摸虾。

当然，最有意思的还是晚上到龙潭河边的沙滩

上抓螃蟹。

螃蟹这小东西是挺好玩的，跑起来特别快，别

看它样子长得丑，可机灵得很。不知为什么，它们

也像人一样，怕热。每到炎热的六月天，随着月亮

升起来，月光洒在河滩上的时候，螃蟹就成群结队

地从河沟深处爬出来，然后争先恐后地跑到有柳荫

覆盖的河滩上乘凉，伴着微微的东南风在柳荫下飘

呀飘，它们显得格外惬意，完全忘记了存在的危

险。往往这时候，正是抓螃蟹的最佳时机。

月上三竿时，我们十几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就从

村里出发，每人背着夹里箩（装螃蟹的物件），踏着

明晃晃的月光，跟梅叔一道，悄悄地来到了河滩

上。梅叔比我们要大五六岁，是我们这群小男孩的

头，很有威信。我们有约在先，谁也不准大声说话，

不准提前走上河滩。梅叔拉着脸很严肃地说：“今

晚我们是去抓螃蟹，不是去疯去闹的。我现在分一

下工，两个人为一组，走路一定要轻，不能有一点声

响，要是有人不注意，把螃蟹惊吓跑了，我们今晚就

冤枉来一趟，以后就别再想跟我一块来抓螃蟹了!

还有，抓螃蟹时只能抓它的两边，手不能放在前后，

否则螃蟹的钳子会夹住你的手。你们听到没有？”

“听到了！”我们一起答道。听梅叔这一说，我们每

个人都格外小心翼翼，生怕承担这个责任，更怕以

后梅叔不带我们来抓螃蟹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螃

蟹这小家伙都贼精得很，一有响动就会向河里奔

跑。所以，一切行动都只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

我们一个个猫着腰，谁也不做声，悄悄向河滩

靠拢。这时，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幕，只见月光下的

河滩上到处都是小螃蟹，它们一个个伸着小腿，舒

舒服服地仰卧在河滩上乘凉哩。

悄悄接近螃蟹时，我们便快速用手去抓，当然

也只能轻轻的。有些瞌睡瘾大的小螃蟹，抓在手中

也一动不动，说明还在呼呼大睡哩。有时遇到稍大

一些的螃蟹就格外惊醒，见我们准备捉它，就连忙

翻过身来准备逃跑，但往往这时候已经迟了，我们

一个个眼尖手快，早将它们捉到夹里箩了。还有，

抓螃蟹时要特别小心，因为这时候正是六月炎天，

也是蛇们活动的高峰时节，蛇往往这时候也喜欢在

河滩上捕捉食物，稍不注意就会被蛇咬伤。我的一

个小伙伴在抓螃蟹时就被毒蛇咬伤过，还差点丢了

小命呢！

当然，不是所有我们见着了的螃蟹都能捉到，

有些警惕性高又特别聪明的螃蟹，往往不到河滩

去，也许这些螃蟹有经验，晓得离河水太远了会有

危险，所以它们只到离河水很近的河边乘凉，这样

只要稍微一有响动，它们立马就翻过身来爬到河里

去了。

运气好的时候，我一次能捉两三斤螃蟹，足足

有两三碗呢。第二天，母亲就将这些小螃蟹洗干

净，倒在油锅里将它们炕得通红通红的，然后加上

葱花蒜苗和辣酱，吃起来又脆又香，味道真是美极

了。如今想起来，仿佛还满口留有余味。

月夜抓螃蟹
■ 湖北咸宁 吴长海

黄梅天的家乡，那下个不停的绵绵细雨，在将

天地缠绵成一个浅夏幽梦的同时，还催熟了一捧捧

青梅，让人陡生数分美丽的遐想。

青青梅子，是传统观赏果木梅的果实。在除了

盐的咸和梅的酸，再没什么调味品的古代，先人栽

种梅树，最初是为了采摘梅子用来调羹和味的。直

至醋的异军突起后，才让梅子彻底从厨房转向了厅

堂，赏梅反倒成了梅树的第一大功用。

或许是因为绽放时，人们能一眼看到它们的娇

艳；抑或是开在雪中，有种骨子里的孤傲，梅花自古

便深受赞誉。相对而言，“齿软莫胜酸，弃之曾不

惜”的梅子，却始终让人不屑一顾，就连早年的水果

店，都难见其踪影。倒是在一些零食摊上，偶尔会

有一种如乒乓球大小的糖梅子供应。

该种小食，是先用白糖熬成浓稠糖浆，再倒入

青梅，不停搅拌，待冷却后出售。取一个在手，那干

了的糖浆，呈粉状，厚而紧地裹着梅子，沉甸甸的，

平时嘴馋的话也就买个一两颗。摊贩接到生意，将

篮里盖有白布的糖梅子挟出，放在一小方纸上递过

来。咬一口，松而脆。先是一股溢满齿颊的酸味，

不一会，渐渐被糖粉的甜所冲淡，在口中留下又甜

又酸又清香的回味，非常好吃！

我真正有机会一睹梅子在树上的芳容，还是借

着儿时随舅舅，到他超山战友石叔家做客的机会。

超山素为江南赏梅胜地，我们去的那次，虽过

了最佳探梅期，却正是梅子呈现时。石叔家的梅林

位于山脚边，数十棵低的低、高的高的梅树，齐齐铺

展开来，人走在茂密枝叶下，恍如穿行在一条绿色

长廊中。

当时小小的我，每每望着枝头那一颗颗如蚕豆

大小的可爱青梅，虽生垂涎欲滴之感，奈何总也够

不着。幸好石叔家，有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孩，在旁

帮着采梅子吃。但见身手矫健的她，三两下爬上树

后，旋即在我头顶下起了一阵青梅雨，捡都来不及。

等将落在地上的梅子用篮装了，回屋仔细一打

量，才发现，那物事一个个大小匀落，覆有薄薄茸

毛，宛若处子。尤其那种颜色，极具禅意与诗情，有

股子可以在古诗词里随意进出的清浅与美丽。

遂挑出几颗，用水清洗一番后，送入嘴中。虽

说之前已被石家那位小姐姐善意提醒过，说青梅味

酸，直接吃不得。但那种酸，还是超出了我的想

象。一粒进嘴，又涩又酸，全然没有白糖梅子的半

分可爱。

等到我们临走那天，石叔又特意去梅林里采了

一大袋青梅，沉甸甸地递到舅舅手中。因有了之前

的遭遇，我对眼前这酸东西已有了本能的逆反心

理，在旁不禁连连皱眉，很是纳闷舅舅要这酸掉牙

的青梅有何用。

到家后，外婆把青梅分出一半浸了白酒，另一

半用盐搓揉，去掉表面茸毛和蜡质，再用刀背敲碎

取出梅核，泡在水中一天一夜，并不时换水，去除梅

子的涩味后，捞出充分沥干，一层糖一层梅子，腌在

玻璃瓶中。

只见那瓶中的青梅，好似睡在铺着白雪的地窖

里，等待着时间发酵。数日后，外婆递给我几块腌

过的梅肉。由于经糖水浸泡，那梅肉已略显黑黄。

放进口中，先是甜味浅浅的试探，如浮光般于舌尖

掠过。牙齿一咬，便有酸味袭来，混合以之前的甜，

隐隐没没，别生一份来自梅林深处的轻盈芬芳。恍

惚间，人便沉醉在这季节性的奇妙滋味中了。

一幕烟雨弄青梅
■ 上海 钟穗

在乡下，草垛随处可见，它们三三两两地堆积

在稻床，看似零星散落，实则井然有序，它们像勇猛

的士兵一样，隔起一道屏障，抵挡着岁月的风寒。

寒露过后，晚稻已是通身金黄，在飒飒秋风

中，它们低垂着头颅，等待收割。乡亲们早出晚归，

一番忙碌过后，稻谷悉数颗粒归仓，他们脸上的笑

容也像谷物一样饱满。只有那些稻草还躺在田间

地头，白天迎着秋风，晚上沐着月华。它们多想能

像稻谷一样，给乡亲们贫瘠的生活升腾起一丝温

暖。

秋风吹去了它们体内潮湿的水汽，稻草一天

天干枯，身体变得轻盈起来，外表的颜色也由先前

的金黄开始泛白，更加容光焕发了。孩子们弯下

腰，蹲下身来，双手紧紧合抱起稻草，跌跌撞撞地走

在满是稻茬的田里，裸露的脚踝被刺得生疼，那是

乡村少年最初的劳动必修课。一旁勤俭的母亲告

诉孩子们，“把它们带回家！”绝不让任何一束稻草

残留在风中，乡下的铁锅冷灶还指望它们热乎呢！

在村庄，只要还有一座草垛高高耸立，就能燃起心

中的希望，就能填补生活的窟窿。冬天，就不会太

冷寂、漫长。

日暮时分，霞光静静地倾泻在枝头，每家每户

升起的炊烟飘荡在村庄上空，稻草在炽热的火光中

快乐地歌唱，耗尽生命最后的一点光和热。母亲们

脱下围裙，唤着自家的孩子回家吃饭。我们

在村东头的池塘边尽情地撒欢奔跑着；有的在厚厚

的稻草上翻起跟头；还有的在草垛边捉迷藏；胆大

的孩子爬上草垛，站在村庄的制高点，一览无余，俯

视乡村的一切。他们的叫喊越过低矮的瓦房，直延

伸到苍凉的夜幕。母亲的呼喊也像袅袅的炊烟盘

旋在我们的心头，挥之不去。

少部分的稻草用作燃料，其他的得贮藏起来

——搭草垛，这考验的不仅要有力气，更要有技术，

光靠一股蛮劲是不行的！乡村人一看谁家的草垛

搭得厚实匀称，就知道谁家是干活的行家里手。最

好在风和日丽的下午，先是搭好基底，然后一层一

层地往上垒，散匀、铺平、压实……马虎不得，底部

夯实了，上面才稳妥。草堆的形状各式各样，一般

以圆形或方形居多，上方是略尖的椭圆形，便于雨

水的流溢，也有人家在底下铺上一层木料或砖瓦硬

物，以免下边的稻草受潮腐烂。通常两个人，一上

一下，一送一接，要忙活两三个钟头才能完工。

秋冬季节，草木枯萎，没有新鲜的青草。牛

儿懒洋洋地卧在草垛不远处晒太阳，安详地嚼着草

料。也该歇歇了！一年下来，实在是太疲乏了，就

像是刚刚忙完收割的人们，难得享受这清闲的时

光。妇女们常常捧着海口大碗在草垛边拉家常；男

人们抽着烟，有时玩着纸牌；再冷一些，老人们抱着

“火球”，缩手缩脚地斜靠在草垛边。忙完了“双

枪”、收了晚稻、摘了棉花、种了油菜、

播了小麦……

一场风雪后，气温骤然降了下

来，生活的节奏也慢下来了。来年春

上，孩子们绞草绳，大人们捆柴火，乡

亲们围拢在草垛旁，又闲不住了！

乡间的草垛
■ 安徽合肥 吴中伟


